控告状  附件二：

光荣小区610办公室主任何元富迫害祝霞的详情

何元富，男，成都市光荣小区610办主任。迫害祝霞的主谋，惯用欺骗、恐吓等流氓无赖手段残害善良百姓。

早在迫害初期，光荣小区610办公室何元富安排了各种方式进行非法监视：祝霞出门有多人跟踪，甚至跟到祝霞母亲家。节假日、敏感日期，前门警车堵，后门有人守。并在祝霞哺乳期就开始积极准备虚假材料，欲将祝霞判刑。小孩刚满1岁，祝霞就被逮捕。何元富给祝霞准备了送劳改的材料，经调查与事实出入很大，所谓祝霞与国外有联系也属子虚乌有，结果由于证据不足，又非法改判为1年零6个月的劳教。
祝霞被转到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后，她母亲多次找何元富转交给祝霞的衣服、钱，何每次都找理由推诿，愚弄老人家，让老人白跑路。例如：2002年7月中旬一星期五上午，何说下周一去看祝霞，下午就派人来说他下周要开几天会，去不成，下周二，老人家再去，却看见他坐在办公室根本没去开会。

2002年10月27日，祝霞被非法劳教期满。祝霞的母亲四处打听被告知11月20日回家。到期后老人家去光荣辖区610办公室，何元富等人先以祝霞不服管教为由，说劳教所不放，以此为超期非法关押找借口欺骗老人，后又以工作忙为由推诿不去接祝霞。2002年12月30日晚，祝霞母亲接到郫县洗脑班消息说祝霞在郫县，第二天，老人找何，何坚决否认，说是造谣。几个月来，一直否认，直到春节前，何才承认祝霞被送到郫县。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何不得不答应老人去看祝霞，多次与老人约时间又多次找理由推诿。直至2月22日，也就是非法劳教期满后4个月，老人家才在洗脑班与祝霞见面。原来120斤体重的祝霞已皮包骨头，不成人形。何说到3月18日，再接祝霞回去。
祝霞回家后，家人才得知，洗脑班逼祝霞承认何元富报祝霞劳改时的材料，欲逼供和暴力取证，达到将祝霞判刑继续关押的目地。洗脑班还多次逼祝霞写“保证”，威胁说否则永远关在洗脑班。 

四年多来，祝霞全家都被以光荣小区610办公室何元富为首的一伙恶人愚弄。何元富说，对法轮功的人就要说假话。它自己干的坏事全往上推，后来，在祝霞、区610办公室、何三方对质时，何才承认是自己把祝霞从劳教所直接送到洗脑班的。何在郫县时对祝霞说：“为你我都花了两万多元了。”何为什么要在祝霞身上花这么多钱？居然敢在祝霞身上“投资”两万多，不知何要得到多丰厚的回报才有这样大的胆子？这笔资金是谁出的？又是谁许诺给何这样大的回报？何为何有这样大的权力想把人关多久就关多久，想怎样整人就怎样整人？诺大的中国又有多少象何这样的“投资者”？又有多少象祝霞这样无辜受害的善良普通百姓？多少这样的受害家庭？

2003年4月30日何元富为了监视祝霞，以解决工作的名义叫祝霞到居委会老年活动中心收费，刚从洗脑班放回家不久的祝霞因身体还很虚弱就推辞了。可是恶徒的毒计并没有因为祝霞的身体不好就此罢手。5月14日上午，何元富派人查探祝霞的情况，下午何元富指使丁卫（男，610办工作员，迫害祝霞的恶徒之一）叫祝霞到光荣小区菜市场收费。祝霞考虑到孩子幼小，父母年迈，便于5月16日去上班。6月8日星期天丁卫派暗探姜志苹（女，原居委会主任，迫害法轮功的打手）到祝霞家打探情况。6月9日星期一，祝霞本应中午12：00下班回家，可是那天耽误了很久，快14：00了才回家。祝霞说是办事处叫她去郫县有事，未去成，走了一段又回来了。尔后，祝霞匆匆吃了一点东西就上班去了。祝霞刚走，居委会副主任王停万到祝家说：“菜市场打电话给派出所巫户籍，说祝霞未去上班，巫户籍叫我来一趟。”得知祝霞已去上班，王主任仍不放心，他到菜市场去落实，见到祝霞在上班才回去，自此祝霞失踪。

第二天，祝霞母亲向所有单位报案。菜市场负责人余娟（女，何元富之妻，参与绑架祝霞）对祝母说：“下午祝霞来了一会就走了，我以为她上厕所”。祝母说：“祝霞在你单位上班时失踪的，你有责任帮我找人。”（平时祝霞只要离开一步，余娟就派人跟踪，上串下跳整人。）祝母找居委会王主任，王主任只打了一个电话给何元富说：“祝霞不在了，你帮着找一下。”祝母到光荣小区向应樊所长报案，应所长推说：“巫户籍请假休息，上班再说说祝霞的事。”

祝霞失踪后，祝母四处打听消息，其父思女心切有病倒在床，可怜的小孙子天天哭着要妈妈。一周后，祝母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祝霞失踪是何元富等人策划的一场阴谋。他们知道祝母老家在郫县，哥嫂、弟弟等亲戚也在郫县，祝霞曾在郫县读初中，认识一些当地人。为了邀功领赏，想通过祝霞抓捕更多的大法弟子。于是在6月9日那天，何元富等人骗祝霞说是让她去郫县办事。。祝母得知此消息后，便又去找何、丁要人，丁卫听了吃惊，何元富听了恶狠狠地说：“我的话就是圣旨，一切由我说了算。”

7月15日突然派出所巫户籍电话告知祝霞在外地“作案”被抓。祝母说祝霞明明是6月9日被骗去抓捕的，怎么可能在一个多月后能去外地呢？巫户籍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对方打来的电话，没留地址、单位。”这又是何元富的花招，祝母去找何、丁给祝霞带衣服。直到8月29日，祝母仍无法找到祝霞关押的地方，只有麻烦何元富帮忙给祝霞带衣服去，何元富嫌祝母麻烦，于是顺口说道：“对了，免得你天天跑。”事后何感觉自己说漏了马脚。9月10日，他和丁卫又都说找不到祝霞关押的地方，并将责任推给派出所，说他们是执法机关便于找人。
后来，据曾被非法关押在彭州洗脑班的大法弟子说：“在2003年6月的一天，我们忽然听到外面有哭声，一看，是几个身强体壮的大汉拖进来一个女大法弟子，拖进来后就被关进了1号监室，和我们隔了好几个监室（那些监室全是空的），我们看见她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请洗脑班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拿几件衣服和卫生纸给她，可是他们却说不行，因为‘上面’有规定，不准给她任何东西，我们就只好隔着门问她：‘1号监室的功友你是哪个地方的，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祝霞，是成都的，我上班时他们把我抓来了。’这我们才知道她是祝霞。她一个人被关在那房间里，房间只有几平米，很潮湿，睡觉起来后就可以看到地面上有个很清晰的湿湿的人影，而且她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这样一天24小时的被关着，也不准她和功友说话。”

9月16日祝霞父亲在病床上突然接到电话说祝霞在“法制中心学习班”（实质是成都市在新津办的洗脑班，用各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强迫人放弃信仰的法西斯集中营）。祝母回家后给洗脑班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祝霞很顽固，又不吃饭，身体极度虚弱。但我有办法叫她吃饭。”就挂断了。得知女儿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祝母急忙将此事告诉派出所应所长，应所长说：“既然找到祝霞，还是叫何元富去送衣服。”祝母又将地方告诉何元富，何却找借口推说不去。背地里采用卑鄙邪恶的手段，用吃喝玩乐等方式拉拢新津洗脑班的管教，叫他们按照他的意思整祝霞：不准祝霞的亲人去看望祝霞，凡是祝家打的电话就统一口径说祝霞的事情找当地政府，即使要找管教谈话也要经领导批准，才能回话。

就这样祝霞一直被非法关押，受尽各种非人的折磨。祝霞遭受严重迫害的消息被明慧网刊出后，在全世界正义之士的共同呼吁和努力下，2004年4月2日，祝霞从洗脑班回到其光荣小区家中。但由于连续1年半多的非法劳教和整整10个月的三个洗脑班的残酷非人的反复迫害、折磨，好端端一个年轻活泼漂亮的女性身心已经受到严重摧残和伤害，已经被迫害得严重精神失常，不分昼夜地折腾，哭、闹、笑、骂、打门窗，大小便弄得到处都是，盖被子要把被套扯掉只盖棉絮……，并且经常用手捂住头部惊恐的大声感叫：“你们要强奸我吗？”……而且经常说自己最不能容忍这种事了，特别痛恨的咒骂那些臭男人，在说这些事时，常常咒骂一个叫陆中华（音）的，还有吴波（音）、陈英（音），还有赵威（音）、刘伟（音）等。她还让她母亲打电话去叫吴波（音）他们放稳重一点。从祝霞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的这些反应来分析，祝霞很可能是在洗脑班非法关押期间被恶人强奸，精神受到刺激而失常或加重了精神失常……这就是何元富一伙残害善良百姓的罪行。

另外，何元富一伙还迫害了多名成都市大法弟子。2002年12月9日，大法弟子钟芳琼被光荣小区派出所非法抄家、绑架到白芙蓉宾馆里4楼，恶警用手铐将其拷在椅子上，恶警用拳头暴打、用脚猛踢、用鞋狠打、用牙刷刷脸、用刀把使劲打手背、强行不准睡觉用冷水泼脸……。还恶狠狠地说：“你说不说？不说就打死你，反正打死算自杀，我们就是要摧毁你的意志！”逼得钟芳琼跳下四楼……；还有成都市大法弟子高永辉等数名大法弟子也于2000年12月在光荣小区被非法绑架、抓捕……。

现在，祝霞家里有一个文革中被迫害成精神病和肺心病的老父亲，还有一个不满４岁的儿子。祝霞的丈夫王仕林现被非法关押在四川省新华劳教所遭受迫害（王仕林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连续３次被非法劳教）。祝霞的母亲已经７０岁了，每天要照顾２个精神失常者和１个年幼的孩子，加上精神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负担，老人家已被拖得身心疲惫、心力僬悴，难以支撑……

即使在此情况下，光荣派出所和光荣辖区“６１０”办公室何元富等邪恶之徒仍旧对祝霞母女进行非法监管，限制其人身自由，并且仍旧经常到祝霞家骚扰、威胁……。祝霞的母亲希望放祝霞的丈夫王世林回家照顾祝霞的正当要求也受到百般刁难和无理阻碍。

 （ 由于 “610” 因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而臭名昭著，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改成了“清理XX办公室”、 “×××领导小组”、 “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办公室”等，对外则称“610办公室”已经被“撤销”。 但换汤不换药，表现更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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